
自从协会成立以来，组织过很多各

类与文学有关的活动，这些活动也受到

不同时期的情况变化，有所变化。

 （一）在一九九零年代的活动相对

比较单一。从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会

员组成可以看出，与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

人作家协会团体不同，我们的协会显得

更“年轻”，更不成熟。原因：一是魁北

克是北美唯一讲法语的地方，大多数移民

放弃了这里。在中国大陆，香港和台湾的

很多著名作家，诗人和学者，都留在了那

边，为他们文学后来的发展客观上创造了

条件；二是协会会员基本上以大陆的学生

和部分交流学者为主，香港和台湾参与者

很少（在温哥华和多伦多有大量的香港，

台湾移民参与）。从文学创作来说，基本

上是刚刚开始，加之大多经济条件较差，

写作自然也带来了相对的不稳定性。当

然，新生活的洗礼，对新的，年轻的移民

来说，有着巨大“诱惑力”，他们可以写

出全新的东西，他们是写作的希望。这是

我们协会后来大发展，而且一直向上走的

原因。

在 协 会 刚 成 立 的 几 年 间 ， 基 本 没

有搞过经常性的文学活动，只是依赖于

《 笔 缘 》 的 写 作 。 这 一 段 时 间 主 要 的

活动，是协会和詹矩辉先生的直接商议

下，设立了“詹锯辉文学奖”。詹矩辉

先生是魁省著名的房地产商人，他热衷

于文化活动。在他的帮助下，共主办过

四次“詹矩辉文学奖”。奖项的设立，

都是按照一，二，三等奖进行的，奖金

的数额，每年有所不同，区域以魁北克

地方为限。前三次获得一等奖的分别是

康城，嵇少丞和郑南川。

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，《笔缘》

出版百期，协会组织了较大型的庆祝活

动。活动包括：组织了“《笔缘》百期

座谈会，参加座谈并发言的，包括了高

嘉 贺 ， 康 城 ， 雷 值 荣 ， 金 碧 华 ， 刘 爱

丽，张明，雷门，赵振家，叶鹏飞，扬

兰，郑南川等。会后编印了《笔缘百期

荟萃（二）》（作品集）。之前，编印

过第一辑，介绍协会的组织发展情况。

一 九 九 九 年 圣 诞 ， 协 会 与 加 拿 大

作家协会（魁北克）正式建立了友好关

系，并一起圣诞联欢。双方表示，将加

强互通合作，推动创作活动。 

（二）二零零零年以后，随着协会

的发展，活动逐渐多了起来，形式也变

的多样化起来。

 二零零一年，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

在与詹锯辉先生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，

举办了加拿大首次全国性华文文学奖活

动 ， 即 “ 二 零 零 一 年 全 国 詹 锯 辉 文 学

奖。”这次活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

随着加拿大移民增加，由新一代华人移

民主办的第一次全国性文学奖活动。(12)

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时，是来蒙特利尔

不久。当时就感觉很美，很特别，也很有

风俗的韵味。

在 加 拿 大 的 秋 天 里 ， 大 概 是 在 十 月

或者十一月之间，有一周左右的时间，气

温在凉爽中突然回升，达到夏天的温度。

当地人把这个小季节称为“印第安人的夏

天”。

这 是 秋 天 里 的 夏 天 。 阳 光 明 媚 ， 秋

阳似火，来来往往的人们，迫不急待的

把刚收好的夏衣翻出来，再穿上身。清

澈无垠的天空下，铺满落叶的大地上，

处处有一种喜洋洋的气氛，那是秋天的

盛宴，好象空气里都溢出葡萄酒的浓郁

芬芳。

在这样的阳光照耀下，树叶很快就干

燥得会唱歌了。走在路上，有时会有一种

冲动，专拣落叶多的地方，撩着落叶走，

脚下的落叶沙沙的响声，那是落叶在秋阳

下快乐的歌唱。

那种干燥而温暖的心情，浓重的秋天

的味道，让人想起青春沉醉的夜晚，和岁

月中远去的爱情的气息。

那几天的云也极美。飘在蓝蓝的天空

之，随心所欲的舞蹈，有时像沙滩，就让

人想起那首“天上的街市”。其实天上人

间有时是很相像的，尤其在秋天茂密繁盛

的五花山下。

我喜欢坐在变幻着颜色的树下，看树

上的树叶随着清风慢慢落下，好象电影里

的慢镜头，又好象滴不尽的杏花雨。一个

金发女人牵着小黄狗走过我身边，笑眯眯

地问，你享受这Indian Summer？

是啊，真是享受啊。我发自内心地赞

叹说。

坐 在 这 里 ， 脑 子 里 就 会 浮 现 出 那 样

的一幅画面，印第安男人在平原上建造过

冬的房子，女人数着日期在缝制过冬的衣

服，孩子们嘻笑玩耍，在广袤无垠的大地

上，无拘无束。印第安那些美丽的生灵，

藉着大自然的福祗，正在准备进入白雪皑

皑的冬天，进入另一轮岁月。

在 这 即 将 走 入 寒 冷 冬 天 的 季 节 里 ，

没有人哭泣，也没有人抱怨。没有人失

望，也没有人愤怒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顺

天 应 物 ， 却 怀 着 满 满 的 希 望 - - - - - - -

白雪飘飘的冬天来了，孩子们又长大一

岁，接下来，树心里又长出一个希望的

年轮。

这也是叶子的第二个生命的开始。叶

子在经历了茂密的青春之后，从树上轻盈

而下。这是树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飞翔，

飞翔之后，他们会在秋雨中化做了泥土，

来滋润明年的春花。

是不是可以说，这是夏天的最后的谢

幕？天与地的最美的交融？

在 这 个 印 第 安 的 夏 天 里 ， 没 有 “ 秋

风秋雨愁煞人”，只有“我言秋日胜春

朝”。刘禹锡的“晴天一鹤白云上，便引

诗情上碧霄”，是不是就是在这样的秋日

里吟咏而出的呢？我想一定是的。

美好的事物和情感，不论古今中外，

都是一样的。

坐在树下，沐浴阳光，听落叶无声，

看秋去无形，感宇宙之嬗变，身体好象也

变成天地的一部分，能挟风而起，也能殒

落无息。那是春秋代序的自然，任何一个

季节，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美丽，重要的，

是我们的内心，有没有与之共呼吸的能

力。而这，也如人的生命，走过春夏，也

走过秋冬，怀一份随遇而安，生命便会多

一份自足。

坐在树下，我的心里装满和印第安人

一样的喜悦和快乐。因为我知道，在这样

的快乐里，天地与之同沉醉，夕阳与之共

从容。

印第安人的夏天

野 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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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公 车 站 等 车 的 德 萍 看 着 时 刻 表 ，

惯于开车的她早就不记得乘哪路车到车行

了。早晨，雪松出门上班之前就对她说走

着去车行最方便，是直线距离。她想车行

离家还有那么远，走着去车行后再赶着去

上班恐怕会迟到。雪松说那就直接打出租

车去，比坐公车贵不了几块钱，还省时。

德萍最终决定还是乘公车去，省一点儿是

一点儿，钱不就是这么省下来的嘛。

德萍望眼欲穿的那辆公车终于来了。

德萍上了车后，就告诉了司机她要去的地

方，司机说下了车后还要走上一段时间才

能到车行。走就走吧，只要能到就行了。

德萍心里想，心里懊悔没有听雪松的话。

看来下了车就要小跑，没有太多的时间可

以挥霍了。在公车上的德萍就已经想好了

该怎么节省时间。

下 车 后 的 德 萍 ， 抬 眼 看 到 了 远 处 车

行的高大建筑。她拎着饭包，开始小跑起

来 。 过 一 条 小 街 的 时 候 ， 一 辆 黑 色 汽 车

停在正中间。德萍不得不停下，等着车开

走。有些气喘的她也歇一口气。怎么车子

不走呢？德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无暇顾

及发生了什么，她绕到车子后面，继续她

自己的行程。“等等，请等等！”车子的

那一侧出现了一位棕黑色面孔的男士。原

来他的车出了问题，他正在检查呢。德萍

虽然心急，她还是停下了。“我的车没有

油 了 ， 我 又 没 有 带 钱 ， 能 不 能 借 我 五 块

钱。我到附近的地方找点儿油。”德萍眼

前的这双眼睛是焦虑是忐忑不安是乞求是

无可奈何。德萍没有什么犹豫，从口袋里

掏出五元钱递给了双手脏兮兮的男士，那

位男士眼里有晶莹的东西在闪动。“你就

这么相信我，不问我这那，就给了我五块

钱。我太谢谢你了。在你前面曾有两辆车

驶过，我站在路边挥手示意我的车出了问

题。两辆车子没有理睬我就开过去了。我

觉得没有希望了呢。你太好心了，太谢谢

你了。你是Catholic(天主教徒)？”男士不

停地说着感激的话。“不是的，但也是以

“C” 开头。”德萍对着男士说。男士有

些儿困惑。“我是Chinese  (中国人)。”。

说这话时的德萍不知为什么有很多的自我

感 动 。 男 士 动 情 地 说 ： “ 谢 谢 你 ， 中 国

人。”“我有事还要赶路呢。”德萍想着

上班的时间，心里就又着急了起来。“我

得走了。你这车也不能停在路中间，万一

后面来了一辆没长眼的车，那会多危险！

你最好把它推到路边。”德萍说。“我这

就推它，你赶路去吧。”男士摇下车窗，

一手握方向盘，一手扶着车身推。车子纹

丝不动。帮人帮到底吧！德萍心里想。她

跑到车后，叫着“一二三，走！”车子动

了动。“再来一次，一起用力，一二三，

走！”车子缓缓地动了起来。男士握着方

向盘，在前面用力，德萍在后面推。终于

把车子拐到了角落。“我真的该走了。祝

你好运！” 德萍拎起了放在地上的饭包，

小跑了起来。“谢谢你，中国人。”男士

感激的声音在身后再次响起。

德萍那一天迟到了，但她觉得是值得

的。她也惊诧自己在那时的果决，怎么就像

没心眼，要是劫匪呢？她想是那双眼睛，更

有的是她的先人们在她血液里注入的品德，

德萍认为那是人类的美好，那是人类应该有

的良心。其实，这份良心没有地域没有国家

没有任何的界限。她的先人一直呵护着它也

教育着后代，德萍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德萍想

再难也要秉承它，传下去。

 我也是以“C ”开头
■  九儿

 一段移民文学成长的路程 
  ——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十四年发展概述   

■ 郑南川 

红酒坊笔记

■ 陆蔚青

这些天，老伴学起英语来，学字母，

背单词，还说去听英语课。

“你积极性哪来的？”我问老伴,“原

先让你学你不学。”妻子说：“是英语帮

了我大忙，我感到还是学点英语好。”接

着，老伴讲她迷路的事。

那 是 初 夏 的 一 天 ， 我 听 人 说 ， 蒙 特

利尔植物园是世界第二大园林，很漂亮。

我还听说，植物园早上9点前，下午6点后

不收门票。我和老伴决定去植物园一游。

我家住西岛，离植物园很远。吃了早饭，

带点干粮，早上6点半我就和老伴就出发

了。我带着相机，打算把植物园美景收入

囊中。

青天一缕霞，天气真好。来到植物园

门口，我看见喷泉水柱像开花一样，喷泉

水雾形成的彩虹，如壮锦飘舞，似仙桥当

空。旁边的大花坛，一池池郁金香开得姹

紫嫣红，真是美不胜收。

进了植物园，我俩沿林荫道向前。忽

见一雄狮雕像虎卧在那里，前行不远，一

太湖石依松而立，上写“梦湖园”三个大

字。沿曲径而入，映入眼帘的是飞檐斗拱

的中国植物园大门。牡丹、水榭、碧湖、

盆景、长廊、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，植被

茂盛。身融其中，十分温馨，我有回国的

感觉。我们来到相邻的日本园，这里一洼

碧水，清流潺潺，鱼在水中游，花草名木

繁多。我两眼收不尽的美色，照相机摄个

不停。

隔 壁 是 丁 香 园 ， 丁 香 繁 花 似 锦 ， 不

少游人坐在丁香树下，享受着清新空气和

花香，也有人躺在草地上，像是被丁香花

醉倒了。我一看手表，哇，12点多了。我

忽然想起与人有约得赶快回去。老伴说，

我来一次不容易，你有事你先走，我要在

这里多玩玩。把相机给妻子留下，我离开

了。

晚上快8点，妻子才回到家里。她进

门长出一口气，说：“哎，今天迷路了，

我三句英语帮了自己一个大忙。”

“ 哦 ？ ” 我 吃 惊 地 说 ， “ 你 会 说 英

语？哪三句？”

“哎，全是给逼出来的。我见老外，

说‘Hello’，说‘Bus’，我听懂了老外

说的“不要钱（No）。”

“这只是三个词。”我说。

“不管咋说，我把事办了。老外开车

把我送到了公交车站。”

老 伴 说 我 走 后 ， 她 悠 然 自 得 地 在 植

物园里畅游，流连忘返。转眼下午5点多

了 。 老 伴 累 了 想 回 家 ， 转 了 一 大 圈 ， 却

怎 么 也 不 找 不 到 路 ， 走 不 出 植 物 园 。 问

路 吧 ， 根 本 不 见 中 国 人 ， 老 伴 不 会 说 英

语 。 她 膝 盖 动 手 术 还 没 完 全 恢 复 ， 实 在

走 不 动 了 ， 她 坐 在 路 边 的 一 块 石 头 上 休

息 ， 也 是 有 意 在 等 中 国 人 。 谁 知 等 了 半

个 多 小 时 无 个 人 影 ， 老 伴 这 才 发 现 这 条

路 有 点 偏 僻 ， 也 只 好 坚 持 着 往 前 ， 走 了

一 阵 子 ， 老 婆 子 忽 然 看 见 前 面 路 上 有 一

辆电动小车开过。

“Hello(喂)！”

老 婆 子 大 声 地 向 开 车 人 喊 了 一 声 。

车 子 停 了 ， 接 着 转 向 她 开 来 。 看 到 老

外 ， 老 伴 说 ： “ B u s ， B u s （ 公 共 汽

车 ） ” ， 老 外 示 意 让 她 上 车 。 老 伴 不 敢

上 ， 因 为 不 知 道 要 多 少 钱 。 老 婆 子 掏 出

钱 画 问 号 ， 听 到 司 机 说 “ N o ” ， 她 才

上 了 车 。 不 一 会 儿 ， 老 外 就 把 妻 子 送 出

了 植 物 园 ， 又 送 到 了 公 共 汽 车 站 。 我 知

道 ， 这 三 个 英 语 词 ， 是 平 常 听 说 得 太 多

了，老伴无意中记住的。

听了老伴的经历，我感动地说：“加

拿大人真好，都乐于助人。”

 “是呀，”妻子说，“我要学英语。

生活在外国，会点外语是太重要了。”

“好，”我鼓励老伴说，“今天你游

植物园，懂得了学外语重要，这个收获真

不小。原来让学你不干，你说记不住。现

在你‘迷途知返’了？”

“就算是吧。”妻子哈哈大笑。

由 此 我 想 ， 生 活 是 最 好 的 老 师 ， 社

会现实最教育人。我这点感悟，也是收获

吧？

游园与收获
■ 张廷华

开车的人都知道在蒙特利尔的车

难开。冬天里，常有狂风暴雪，时不

时来场冻雨，整个高速公路就像个溜

冰场。夏天里，蒙特利尔美得像个法

国少女，可是高速公路大动脉却经常

堵塞，像少女脸上暴出的青筋。

堵车不为别的，只为年年都要修

路。公路使用年久了要修，一个冬天

下来盐水侵蚀了路面也要修。但是我

常常有两个不明白，一是何以蒙特利

尔的公路那么容易坏，而一境之隔的

美国公路自然条件相仿，却很少修。

我每年都要来回美加边境，一过境，

就会觉得美国的高速公路漂亮，也很

少见到他们修路。二是既然要修路，

就要有隔离带，用那一个个红色的塑

胶筒划出安全行车区。可是，周末遇

到堵车时，发觉没有人在施工，隔离

带却依然还在那里。依我外行看，在

周末临时撤除这一段路的红色塑胶筒

并 不 需 要 费 太 多 的 事 ， 也 不 影 响 安

全。驾车人却只能看着那些红色的塑

胶筒，慢慢地爬行。

可 能 因 为 我 不 懂 道 路 的 施 工 作

业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不明白。但

是这一疑问因着我家门口的修路又被

提了出来。

我们这条街的人行道年久失修，

不少地方坑坑洼洼。地方政府每年挑

选特别糟糕的路段加以修补。这次家

门前的一段人行道也被选中。两个星

期前有人在这个路段上用白粉作了记

号，再过两天，有人在这个路段的两

端放上了‘禁止泊车’的木牌。因为

我家车道的出口就在这个路段里，所

以我每晚都把车泊在对面的马路上，

怕 的 是 有 哪 天 施 工 了 ， 我 的 车 出 不

来，上不了班。这一怕就怕了一个星

期，也没见再有人来。几天前，下班

回家，见到这一段人行道上有人用冲

击钻打了一个个大洞，水泥都翻起在

路面上。我想，终于有人来修路了。

这一‘终于’又过了四天，至今不再

有人来施工。这一下让我这个容易担

忧的人又担忧起来。因为即使今天马

上有工人来，掀了路面，铺上水泥，

那 至 少 还 得 等 一 个 星 期 让 水 泥 固 化

了，我的车才能进我家的车道。而交

通 标 志 则 明 确 告 示 自 十 一 月 十 五 晚

起，这条街上禁止在马路上泊车。那

就意味着我的车既进不了车道，又不

能泊在马路上。

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了我太太。我

太太说你这个人就是多烦恼，政府在

施工，政府自然知道车进不了车道。

可是，我的担忧又来了，如果施工部

门与警察不是一家人，我岂不是要吃

罚单。令人想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一

段小小的路面修了两个星期，还只是

刚刚挖了个口子。又或者，施工队实

在太忙，那何必在百忙之中抽空跑来

插几个牌，挖几个洞？

 修 路 ■ 袁真

你的远足

把今夏拉得漫长

我每天都在企盼中睡去与醒来

随春风吹来的种子

正绽放着无名的花

秋天会怎样呢？

正阳下，我轻轻地问

环视日渐荒芜的花园

我知道该是修剪的季节了

绕着无序的小花一圈又一圈

我却不忍除去

那一片怯怯的动人

秋天会怎样呢？

暮色里，我还在默默地想

无名花
■ 索菲

■ 叶子

一年一度的相约，

你迟到了。

我心里有点儿着急，

但不怪你，

是我，换了地方等你！

 

还好，你总算来了，

欣 欣 的 样 子 ， 与 往 年 一 样 的 美

丽。

荡在秋千上，四周打量你，

我问你，

好久不见，过去的这些日子都去

了哪里？

你又是如何保持青春，保持活力？

风吹过，掠过你柔软的脸颊，

你给我一脸灿烂，

我知道，

答案就在你的无声的笑容里。

 

再次看见你，

真有点不知所措，别闲我话多。

其实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

哪怕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做，

静静地，欣赏着，

看着你的样子，陪着你，

我们，一起默默绽放，

足矣！

 才相见，恨离别。

你，走吧！

我相信，

唯有放手，才有期待，

因为，明年春天，你会再来。

我会记得你的好，在我的文字里！

花誓


